
果慶掠學長於民國七十→年春在美盟浩彭E遲遲世 C 王樹芳學長要我寫

一篇文章紀念他。我與吳學長交往數十年，但真正在一起的時候，不j晶宮

t攘 子等 慶 源 「盟主
7 長

會 j間深

全，你做這種工作，對紅線頭應尊重 P 信、可逼樣隨便。吳學長說叫他起來

，取通紅綠麓，撞在聽捍上 P 叫那位工人伸出手心，用捲好的車捍將責于了

三下，像老師打小學生一援。那位工人也很好，好像自知理虧，立無反坑

，事情就過去了。按說我們在粵漢鐵路並無職司，也管不到粵漢鐵路的工

人 c 吳學長均以為鐵路從業人員，對敬業精神，必讀嚴格遵守，看到不對

在數年。就將記憶所及，略述經過 p 以誌懷念。

吳學長在上海交大習鐵路攘攘，於民國十五年畢業。我進大學， 1區副

畢業。開始同他交往是在我在大學四年級時 F 教我們鐵路攝誠的主爾陶先

主到歐洲去闊會考察，有一個多月的時間，請吳學長來代課，所以他向我

是誼兼師友。

搞了三年 3 我於民團廿二年冬到芙國去留學。吳學長那時在中英皮款

購料委員會倫敦辦事處主景春博士那真工作。他們那個辦事處主要乎也是我

菌鐵道、交通南部及各局有關中國留學生的連路中心。大家有什麼事都去

找他們。我們初去什麼都不熟，;星學校也找他們，@期中進工廠實習也找

姐們 3 他總是很熱心為我們安排。他同王亨齡學搜住在倫數附近，大女兒

瓊瓊己徑會走路。主亨齡學搜有一段時期也在倫敦帝國理工學挂電機系讀

書，我們算是二度同學。有時到也們家要去吃飯，他們生活得很恬適。不

久他們就先問圍了，有一位秦先生接替也 s 後來朱世哀車長又去接替秦先

去。

我於民盟廿五竿罔蜀，在鐵道部工作。廿六年秋抗戰開始，部內及各

路若干機務人員器材撤往株洲撥廠。我在漢口遇到吳學長，和他向車往長

沙報到。在路上有一段小插曲 9 頓足是買示某個性。我們的列車在聞出武昌

站不久，前面路線有故障，列車停在一個小站上。旅客都下車來伸伸腿。

我同吳學長沿路祺閒步，看到一位指揮缸線麗的工人將紅綠麓墊在屁股底

r坐下來正在休息。吳學長就走過去告誡他說:指揮缸線揖關係按客的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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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他就要去科正，真是率直得可愛 G

我們到長i!J;後，株洲機廠籌備處還在允嘉巷二號辦公，我們就先租了

南門下晏家塘一處房屋，兩家合住，好像那時他的兩位雙胞胎女見己生了

。住了一個多月，籌備處撥到自心設廠址。我們也臨去，兩家合住在葉祠

9 原是一個祠堂，主程隊在那要辦公，因新建的辦公室完哎，剛剛遷出，

我們就暫時安頓在那里。直到我們各自祖到廠外民房才分別遷出 C

抹討11棧廠那時是一面建暉，一百局部聞工。人員除籌備處原來人員外

，另加入了鐵道部及津浦、膠濟、平程等路機廠撤退的人員。雖是→支雜

牌部隊，但六家都相處得很融洽，工作也很緊潰。。那時物質環境很差 p

在廠外租的民房，多數是紙憲泥地。廠襄雖有電燈，家中往往點的是站盞

c 上下宜賓穿長統靴走泥潭的田岸，後來聽襄也有敵機來轟炸，就往廠外

疏散，有時一天不止一次，疲於奔命 C 那時生活和在倫敦時舒適的生活大

不相同，但大家過得很愉快。吳學長當時擔任客貨車工場主任，經常向人

家談木材訪腐技術 P 有人就套了四書土諒的君子有三畏的語氣說:白螞自主

有三畏，畏木焦站 (Creosote) ，畏...... ，畏吳慶六老之言 C 其中另一

畏我己記不得了。此後我了就叫他吳慶大老 9 他也不以為件 e

來畫後他在鐵路屑主作，仍盔常提倡木材防腐技術，數卜年如一 B ,

他可以說是一位非常實在的人。我們在交大時的投歌中有「賞心實力求實

學，實心實力務實業」甫旬，但是真做到的 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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